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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太是小区的活跃分子，组织广场
舞，参加联欢演出，热闹的地方总能看到
她。爱热闹的人也爱说，李太太就有一张好
嘴，她见了售楼处或物业上的年轻姑娘，总
是无比怜爱的眼神,“我的乖，这姑娘怎么长
这么俊呢！”

李太太很快和小区的人都熟了起来，见
谁都要聊上一会儿。小区的人都听过她那
句温暖人心的话：邻里之间的，就应该互相
照应，互相帮助，谁让咱们是邻居呢，远亲还
不如近邻呢！

在业主群里，李太太也是最活跃。每天
给人们发热情的问候，给物业点赞，送鲜花，
分享各种各样的养生秘诀。

李太太每天操劳着各种事情,她瞧不上
一单元里的方太太，对大家的事缺热情。方
太太见谁都只微笑着点点头，然后各走各
的。经常和老伴拖个手拉车去超市，傍晚就
挽着老伴在小区散步。

李太太看不惯，都这把年纪了，有什么
好黏糊的，整天出双入对；也不关心小区的
事，就知道拖着个车子去买2斤便宜鸡蛋，
这邻里之间的，也没点滋味。

过了年，李太太本来约好了一帮老头老
太打打牌，跳跳舞，可是小区里贴出了告示，
群里也发了通知，取消一切聚集性活动，在
家待着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出入大门要凭证
件、测体温，外人禁入小区。

李太太在家怎么憋得住？她得下去找
人聊聊天。穿上羽绒外套，戴上口罩，出门
进了电梯。咦？电梯墙上粘着一包抽纸，还贴着提示牌：一次性按
键专用纸，请勿带走。李太太看了马上拿出手机，拍了照，发在群
里，一下给物业送了十几朵玫瑰。

李太太抽了几张纸，出了电梯。楼下冷冷清清，转了一圈，也没
见着个人，只好无聊地往回走。快到楼下时，一个人影往自己楼门
洞去了，她先是一喜，想紧赶几步拉住那人，很快又停住了。那人是
方太太，可能是出来扔垃圾的。是啊，整天算计自己那点生活的人，
有什么可聊的呢。

李太太进了电梯，马上发现“一次性按键专用纸，请勿带走”的
提示牌还在，抽纸却不见了，怔了一下，随即好像明白了，一下子全
身都激动起来。她匆匆出了电梯，直奔物业走去。

小林姑娘值班，戴着口罩在电脑前忙着。李太太嘴里喊着“我
的乖”，上前就握小林的手。小林惊得直往后撤：“大妈，您这时候
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李太太怔了一下，拍了一下手：“嗨，你看看
我，见了你只顾着亲了，忘了这病毒的事了。闺女，我来是向你们反
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咱们物业考虑得周到，在电梯里准备了抽纸，
这是多么大的好事啊！可是竟有个别的业主，为了一点利益，不顾
其他业主的死活，把抽纸拿回自己家用去了！”

“会有这样的事？”小林不相信似的，“是您那单元的抽纸不见了
吗？谁会拿一包抽纸呀？”

“怎么？你还不信？我亲眼看见的，就是那方太太，整天拖着手
拉车买便宜鸡蛋的那个！”

小林听了竟笑起来：“大妈，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吧，方太太怎么
会拿抽纸？”

“闺女，你这是信不过大妈我？走走走，你亲眼看看不就清楚
了！”李太太说着，又要伸手去拉小林。小林忙缩了缩手，跟在李太
太后边去了。

进了电梯，李太太就说：“你自己看，闺女，你……”她忽然愣住
了，那包抽纸就在电梯上粘着呢，反而粘得更结实了。她抽纸的时
候，一边的胶带已经脱落了，现在两边都牢牢地粘上。“这……这
……”李太太疑惑地喃喃着。

“大妈，您可能不知道，这些抽纸都是方太太捐赠的，整个小区
的都是。方太太还给物业捐赠了很多口罩、手套、测温枪还有别的，
很早就提醒物业做好防疫，还帮着物业定了详细的防疫计划。她不
让说是她捐赠的，要不是今天这事，我本应该遵守承诺的。还有，方
太太的儿子和儿媳都是医生，他们都已经报名参加了援鄂医疗队，
去武汉防疫一线了。”

李太太搓着两只手，脸上的红云从口罩的边沿升上来：“原来这
样……原来这样……这邻里之间的……我应该向方太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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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一缕阳光闪过，风起处，菊花把金鱼
岭装饰得像一条游动的金鱼。重阳节就
要到来了，整个村子被菊花拨弄得再一
次忙碌起来。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背
背筐的，挑箩筐的，提竹篮子的，一大清
早就往金鱼岭走，采菊花了。菊花黄了
就得赶紧采，三五几天就开繁了开过头
了，要是遇了阴雨、浓雾或是霜打，那就
麻烦了，变霉变味，能喂牲口就不错了。
阳光里，是采菊花的最好时候。

采菊花，眼快手快脚板儿还要走得
快。坡上坎下的，提着竹篮子，真得撸起
袖子大干，还不能乱采，只能采花，叶呀
藤呀草的，采进去了不好分出来，晒干了
就要出怪味儿。边采边走还得小跑，大
包小捆的，扛上肩膀就得使出全身力
气。金鱼岭上，满山遍野都是人，像蚂蚁
搬家一样。村子里，家家户户，房前屋
后，檐边坝里，大堆小堆的，都是晒着的
菊花，一个村子都是金黄。

菊花是个好东西，入药、酿酒、挣钱。
晒干的菊花，背到白合场的收购点，小半
背筐就能卖到一大把钱。那比卖木材、石
头、粮食轻松多了，尤其比卖猪强。早些
时候，村子里不通公路，起早摸黑地把猪
儿喂肥喂大了，还得请人帮忙抬去卖。从
村子里去白合场，翻山越岭，要大半天的
功夫。人工费再加上伙食费，一头猪就去
了一条腿了，所以，村子里有“三脚猪”的
说法。种菊花合算，省工省时又省力。站
在村子口摸着指拇一算，哪家哪户不是靠

种菊花过日子的，还有好几家娶了邻村的
好媳妇，砖房都盖起了。

菊花入药的事儿，那就不说了，书本
里早就有记载。菊花酿酒，也是村子里
的一大特产。

制作菊花酒，那是考验手艺的。一
是泡，一是熏。泡，就是把菊花用布包
着，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直接放进酒
里，要不到一个星期的工夫，菊花与酒就
能散发出特别的味道。熏呢，就是把酒
装个大半坛子，把捆好的菊花包吊在坛
子口，密封好，让菊花香与酒香慢慢碰
撞，碰出美味。泡来得快些，熏少不了一
两个月，是出不了菊花味的。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酒要多少，
菊花要配多少，什么时候才能出味道，那
都是靠经验靠眼力的活儿。菊花用多
了，那酒味是苦的涩的，难以入口；用少
了，又出不来菊花香。村里人的习惯，一
大坛子酒，手握紧两大把菊花就足够
了。菊花遇上酒，那是整个村子的另一
种味道。家家户户都酿，那是招待客人
的上品。

开坛十里香。村子东头的人家把菊
花酒开了坛，村子西头干活儿的闲聊的，
都能闻得见香气。那菊花酒浓浓的香
味，把重阳的节气点缀得更是浓厚。

站在屋檐下，望着村子口，酿着菊花
酒，亲戚朋友应该是上门的时候了。七
大姑八大舅，山里山外的，近亲远房的，
顺着村子口那条上百年的青石板大路，
三五成队的进了家门。村子里，一家来
客，大家热闹。递烟递水，抬板凳摆桌

子，取柴火帮厨房，都没讲生分讲客气
的，走进门就帮着干活儿。大碗小盆的
菜端上桌，菊花酒就该上场了。

主人家抱着酒坛子酒罐子，揭开封
口，满屋飘香。倒出菊花酒，黄金色清清
亮亮的，看一眼就有食欲。忍不住先来
上一大口，眯着眼，爽。再夹上一大块老
腊肉放进嘴里，那就是神仙般的日子
了。村里人有句俗语：二两菊花酒，封个
王爷都不走。

菊花酒上了桌进了肚，家常话就摆
开了。明年你家的菊花怕是还要大干，
至少得扩种好几亩。这菊花酒现在你酿
了几大坛哟？我家那几坛都喝完了，给
你借两坛行不？过年你家娃要回来不？
回来我送他两坛子菊花酒。你一句，我
一句，他一句，重阳节的气氛就上来了。
猜拳的猜拳，喝酒的喝酒，吃肉的吃肉。
遇到隔壁有串门的，拉着就往桌子边板
凳上按。来来来，整两杯菊花酒，还分你
家我家他家，进屋就是一家。菊花酒的
味道就更来劲儿了。李三爷赵二叔张八
哥的，昨天还因为一点鸡狗小事儿闹了
一场脸红脖子粗的，一坐下来，两杯菊花
酒下去，啥事儿都了了，多和谐呀。祖祖
辈辈都居住在一个村子里，成天眼看着，
遇到的事儿都不是事儿，有酒一起喝了
就好。

金鱼岭上的菊花，那是村里人的命
根子，村子里哪家哪户不种上个三五亩
的。不卖钱，酿点酒，闻闻香也好呀。菊
花不只是风景，还是生活与生命之花。

金鱼岭是沙质土，利水保肥，是菊花

生长的好地方。一梯一台，一山一岭，一
沟一坳，在阳光里，灵动着菊花的味道。
据说，那菊花种植技术，是村子里一名老
中医引进的。本来是想种点菊花，入药
入汤，医治病根。没想到，一株菊花满山
香。村里人把菊花种得多了，换柴米油
盐，换家庭开支，还酿成菊花酒，成了山
里重阳时节最美味的记忆。

菊花香，酒味浓，重阳闹。一个节
气，一朵菊花，黄了浓了，都是为了迎接
亲朋与客人，或是远方天边某年某夜某
人的归程。重阳美酒加菊花，你还能去
哪里呢？喝一杯菊花酒，无论是爬山还
是举杯夜谈，只要亲情友情常在，一切都
好着呢。

重阳菊花满山香，还有一杯酒。
走在城市的街口，是什么误入心

田？是菊花，是酒，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重阳菊花香满山
周天红

九九重阳，乡愁发酵乡思漫溢。秋风
吹，秋心亦凉，似乎只有家乡的高粱酒，才
能医治思乡的痼疾，才能温暖心境的苍凉。

菊花，绽放耀眼的灯盏，鬓角的茱
萸，插上心头的思念。登高，望远，游子
心头的天涯路，有多近又有多远。

东篱之下，杯盏之间，菊香之中。九
九重阳，尊老敬老的温馨家园里，有尘世
间割舍不下的情感。

暖阳洒下爱的光芒，菊花铺展如画
的路，顺着风的指引，跟随着亲情的脉
动，登上这秋天的高处。

满目的枫叶，在目光和心灵里，燃起
一团团的火焰。一只归巢的飞鸟，心中
溢出融融暖意。

一壶浊酒喜相逢，亿万心灵沉醉。
秋风起，秋霜寒，茱萸遍插。今天，我不
做那个孤独的异乡客。 ■刘帝恩 摄影

乡愁（外一章）
路琳

南荷北佛

圆月眨着眼睛看着我，些许秋风悠然而过，缕缕的乡愁在我的
心头飘荡，久久不愿散去。望着灯火阑珊的城市，此时此刻，想家的
念头突然那么强烈，张扬着我浓浓的家乡情愫。

我可爱的小山村，又一次走进我的梦境。我仿佛看到了，步履
蹒跚的父亲在门口不停地张望，望着村中我回家经过的小路，急切
的寻找着来去匆匆的人群中，是有我的身影？小八仙桌上，热气腾
腾的饭菜已经摆好。那可是年迈的老母亲精心烹制的佳肴，那可是
久违的味道。很长时间没有吃过妈妈做得饭菜了。

岁月无声，我与故乡渐行渐远。村中的小河，羊肠小道，石头垒
砌的小坝。潺潺的流水，又留下了多少儿时嬉戏打闹的情景。母亲
的菜地，儿时的苹果园，田野里的庄稼，路边的野花、野菜，在我的梦
里归来又离去。

吱呀吱呀，忙碌的压水机，灌满水桶。甘甜的老井水，直接拿起
用葫芦做的水瓢，舀上一瓢，咕咚咕咚，畅饮起来，那种豪爽，那种满
足感，至今能让我回味悠长，久久不能忘怀。

房前房后，墙角旮旯，大树下，麦秸垛，游戏的童年。又怎能让
我忘怀？儿时的小伙伴，你现在又在哪里？儿时的我们，所做的调
皮捣蛋的事情，又怎能从我儿时的记忆里抹去？那时候的我们，看
着在大街上威风凛凛的，大摇大摆，横冲直撞的大公鸡，总想把它威
风给灭了。路边的石头就成了我们的武器，不偏不倚，正中下怀，投
得大公鸡，扑棱着翅膀，灰溜溜地逃跑了。我们却仰天大笑。

写到此处，多情而又伤感的是浑然天成的西侯幽谷，是记忆中
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在我的笔端，绕不过那汩汩清澈的泉水，掬起
一汪清泉，自己可爱的面孔映在泉水上，再尝一口甘甜的泉水，从嘴
里一直甜到心里。

梦里几何，总想着再走一遍儿时走过的路，去姥姥家的那条小
道。踏过的小溪，不知小溪还在不在？儿时的小溪是否静静等着我
故地重游？儿时泥土筑起的小坝，还在不在？心中知道，那些早已
随着时光的流逝，无影无踪了。多么想用脚步丈量儿时的路，用心
回忆那熟悉而又模糊的景象。用手抓着那翩翩的蝴蝶，放在手心细
细观赏，再让它飞来飞去，和我追逐，用塑料袋做成的网兜，是否伤
害过它们。

秋天的田野，处处洋溢丰收的喜悦。笑弯腰了的谷子、高粱，咧
开嘴的大豆，不时有野兔窜出来，给这丰收无限的乐趣。

二姨家的砖窑顶上，有我的快乐时光。在上面烤地瓜，煮花生，
虽然没有把酒言欢，但有看着繁星点点，枕着月亮，酣然入梦的喜
悦。那时的我，也帮姥爷在田间地头盖草垫子，尾随姥爷后面，趁他
忙碌中，偷偷拿起他的大烟袋，用他的烟锅子挖土，给他的烟袋里面
装满土。慈祥的姥爷，总是乐呵呵的，也许是含饴弄孙之乐吧。

的确，好久没有回家了。想家了，悄悄拭去两颊的泪水。中秋
佳节悄然而至，我想看看家乡的圆月，我想陪在父母身边，为父母斟
满一杯酒，诉说衷肠。

说走就走的老家之旅，我早已归心似箭了。

老家之旅
徐明金

公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四日那天傍
晚，窗外暗下来了，深秋冰凉的雨淅淅沥沥
地下着，屋外廊道檐子上不时有雨滴噼啦
噼啦地落下。

吃过晚饭，双手枕于脑后，半靠在被子
上。透过发污的白色蚊帐布，望着棚顶那
盏橘黄色光的灯发呆。在这儿住两年了，
一栋二层办公楼改成的单身宿舍，厂卫生
所、行政科还在楼下呢。这屋分里外间，
我、曹工和小侯住里间，外间住着小蔡，一
个强壮的青工。

里间屋的我们仨，都是九二年进厂
的。小侯十八九岁打技工学校毕业，曹工
和我是分来的大学生。他们家都在周边，
每到节假日都回家了，里外屋有时整个二
层楼上只剩我一个，空落落的。下了班，
小侯常去找同学玩。曹工有个女朋友，是
他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分在别厂工作，
俩人都住单身宿舍，不是你来我这儿，就
是我去你那儿做饭吃，只有我这样躺在床
上发呆。

外间屋门开了，隔壁屋滕工走了进来，
站在里间屋门口那儿，绷着嘴，镜片后面一
双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忙坐起身
来，笑嘻嘻地问：“咋样？回信了？哪个？”

他抿着嘴，不说话。
滕工早我两年进厂，一个哈机电专科

毕业的黑龙江人，分到鲁西南这座小城来，
在那个年代也算稀罕的。甭问，他老家一
定在这边，属于当年“闯关东”山东人的后
代回流。我们这样的人，除了有张那个年
月尚可“我一下”的文凭，剩下的资本只有
年轻了。厂子里女的少，适龄的就更少了，
有几个，长得歪瓜裂枣的，找对象只能靠熟
人介绍相亲了。

我是一个人拖着个皮箱来的，在这座
城市里没大有熟人，除了厂里的，还有一个
姐姐、一个老乡和一个亲戚。过去的两年
中，我没少去相亲，见了大概有两打吧，没
遇见一个怦然心动的，一个个还盛气凌人
的架势。

相亲次数多了，大致总结出了这小城
人的婚恋标准：一看单位，二看家庭，三看

模样，四看学历。单位优劣依次为机关、
事业单位、大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咱倒数第二。家庭嘛！首看父母是否有
权势，最次父母家也得在当地，理由是有
了孩子有人看，真够实际的，这项咱得零
分。模样嘛！咱说不上英俊，可也不丑。
那会儿咱又不胖，一米七三七四的个头
儿，虽没啥优势，也不算太矮的；模样自我
感觉良好，也不是人人见了都打眼的。学
历嘛！咱总算能得点分，还是个末位指
标。这样核算下来，咱在这小城里并不招
人待见。

一个同事相中了滕工，把她外甥女介
绍给了他。俩人还是有机缘，恋上了。我
呢，又多了个能给介绍对象的熟人，前两天
连着给咱介绍了两个。这后一个，令我砰
然心动，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

虽说“相亲”的目的性很强，咱这个年
龄又强化了谈婚论嫁这层目的性，更不能
凑活了。看人家娶了媳妇，咱也赶着完成
任务似的，瞧着差不多就娶个回来，那岂不
太委屈自己了。

有人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道
德，可不经轰轰烈烈的恋爱就结婚，也太没
劲儿了，总得碰撞出些火花，找到些电着的
感觉吧。咱这人比较理想化，喜欢靓女，这
后一个便是。昨天见面时，她虽穿着工装，
无论面貌神态还是身材，咱一见便中意了，
绝对美女一枚哦。介绍人说：二十，年龄小
点，三年后才够结婚登记年龄呢。这不是
问题，一见钟情了便没理由，头脑中的一切
客观条件都归了零。

这会儿，滕工抿着嘴笑呵呵地看着我
呢。我又急切地问：

“后一个回信儿了没？”
“看把你急的，”滕工戏弄我道。“回信

儿了！”
“咋说？”我打断了他的话。
“人家同意交往。”
有门……
那一年，我二十五，妻二十，以相亲的

老土方式相识了。

相亲纪念日
胡成江

曾怀着景仰的心情，瞻仰过曲阜的少
昊陵，又前往淮阳的太昊陵，但真正让我震
撼的，却是延安黄陵县的黄帝陵。一棵承
载历史与现实的老柏树，让我心生无数的
感慨。

虬枝盘曲，枝干炸裂，无数新生的旁
条，冲破重重束缚破天而生，五千多年的沉
淀，哪管天地造化之不公。站在黄帝陵的
轩辕柏前，我心潮澎湃，思绪划过亘古的苍
穹，回望洪荒的中原大地，渐渐浮现出中华
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

宇宙洪荒，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
人。人类之始，万古混沌，黄帝播百谷草
木，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作《黄帝内
经》，中华文明从此源远而流长。

黄帝的功绩远不止这些。他是一位目
光远大，勇于担当，敢作敢为的部落首领，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威势和重压，他从不
气馁，顺势而变。他先借势打败炎帝，使其
臣服，后化敌为友，共同联合，力挫九黎氏
族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涿鹿一战，天下
平定，四海安宁。

站在老柏树下，透过五千年变幻的天
空，默默想念无比景仰的先人。有天早晨，
黄帝披衣下床，信步走出门外，站在山脚下，
抬头望那淡远的天空，心中生出无端的烦

恼。四海晏清，天下承平，这是他久远的梦
想。而今，中原战火重燃，骁勇善战的蚩尤
率领八十一个氏族部落纵横天下，只弄得民
怨沸腾，苍生无望，这怎不让他忧心如焚。

面带忧郁的黄帝，坐在凸起的岩石
上，目光深邃地越过无边无际的丛林，越
过初起的晨雾，越过连绵起伏的群山，停
驻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晨雾渐聚渐多，天
空也飘起朵朵白云，祥和而又沉静。他慢
慢踱步到一块平坦的地方，环顾四周，突
然有了栽种一株柏树的念头。他想以此
表达治国安邦的鸿鹄之志。小小的圆坑
挖好，稚嫩的树苗，填土，浇水。微风吹
来，树苗微微颤动，像闪电般，瞬时传到远
处层层叠叠的丛林，山谷间顿时响起阵阵
的波涛之声。

这棵古旧的轩辕柏，就保留在黄帝陵
内，高五十八尺，上围十一尺，中围十九尺，
下围六尺。古谚有云：“七搂八柞半，圪里

圪瘩不上算”，说的就是这株距今约五千余
年的群柏之冠。这棵黄帝手植柏，见证了
公孙轩辕南征北战的光辉，见证了一统华
夏的历史功绩。岁月沧桑，世事更迭，它静
静地凝望着大地，深情地祝福着一代又一
代炎黄子孙。

司马迁这样描绘公孙轩辕，“生而神
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成而聪明”，第
一句显然有些夸张，后三句却道出了黄
帝聪明敏慧的禀赋。只可惜，黄帝生逢
乱世，难以施展理想抱负。“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被尊为部落之首的神农氏已
日趋衰微，对天下的纷争难免束手无
策。一向沉稳的黄帝当仁不让，他冥思
苦想，殚精竭虑，“修德振兵，治五气，蓺
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天下诸侯纷纷归
服，公孙轩辕从此走上了平定天下、救民
于水火的征程。

黄帝陵位于黄陵县境内的桥山之上，

这里山体浑厚，气势雄伟，沮水三面环流，
山上林森茂密，望之林壑幽美。黄帝陵景
区由轩辕庙和黄帝陵组成，轩辕庙在桥山
山麓，而黄帝陵则在桥山之巅。位于黄帝
陵印池广场前的标识牌，总高4.5米，寓有
九五之尊及五湖四海对始祖黄帝的敬仰。
轩辕广场气势恢弘，由5000块秦岭天然河
卵石铺砌，象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
史。此处成为华夏儿女的朝拜之地，每年
的两次祭拜，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正
共同见证沣祭祖的庄严时刻。

坐在光滑柔静的台阶上，透过古柏群，
环视桥山，北面的太平山安详地诉说五千
年岁月，南面的长寿山、印台山景仰着古老
文明的祥光瑞气，东面的龙湾、虎山用那慈
祥的目光抚慰着中华儿女，而西面的凤凰
岭正沐浴着万道霞光。 ■苗青 摄影

一棵老柏树
孙守名

大运之河

泉之林


